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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语言本身却

有着巨大的能量，而负面语言的杀伤力更是大

到让人难以想象，它甚至能杀死一棵植物。

2019 年 10 月，阿联酋哈伊马角市阿曼湾

中学做了一个名为“语言能量到底有多大”的

实验，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在附近的一

家花店里挑了两棵同一品种、同一批次的盆栽

植物。他们将这两盆植物放在同一个走廊里，

并且用同样的时间和方法给它们施肥浇水，晒

太阳也是同进同出，也都插着一块小牌子……

总之，所有的一切都是同样的，除了它们“听”

到的语言。

左边那盆植物的小牌子上写着“这株植物

被霸凌”，右边那盆植物的小牌子上则写着“这

株植物被褒奖”。

所谓的“霸凌”，就是对它进行“语言攻

击”。他们找了很多学生，提前做好“语言霸

凌”的录音，然后把音频放在左边那棵植物边

循环播放：“你就是个废物，你一无是处”“你长

得一点都不绿”“你看起来像烂了一样”“你一

点都不招人喜欢，要你有什么用”“实在看不出

来你到底是不是活着的……”但右边那盆植物

的待遇就不一样了，它身边每天循环播放着赞

美的语言：“我喜欢你做自己的样子”“一见你

我就特别开心”“你真的很美”“这个世界因你

而温馨”“你真的很棒……”

一边遭受语言的暴力，一边享受暖心的赞

美，这个实验持续进行了30天，最后的实验结

果让所有人感到吃惊——左边那盆遭受语言

暴力的植物被活生生地“骂”死了，它的叶子全

都枯萎了，而右边那棵享受赞美的植物，却长

得绿油油的，生机盎然。所有实验参与者都由

此而悟出了一个道理：“语言暴力的杀伤力远

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连一棵植物都会被骂死，

对人的伤害更是可想而知。”

语言暴力不仅出现在校园里，事实上它无

处不在，特别是来自家长或者老师、长辈的语

言暴力，危害更大，一个美国中学生在社交账

号上说：“语言暴力不仅表现在粗暴的字词上，

它还表现在一种拒绝理解的距离上，比如在我

伤心难过而落泪

的时候，我的父

母经常会用厌烦

的口吻说：‘你又

发什么神经？’他

们永远也不知道，我

每次都会因为他们的这

句话而想要远离他们。”

据统计，全球97%的青少年罪犯都曾遭受

过父母的语言暴力。一部名为《语言暴力能造

成多大伤害》的教育短片中，有个少年犯在看

守所里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妈每天骂我，经

常让我去死，我爸妈天天说我没用，说我是个

废物，从来没夸过我，骂我最多的就是“猪脑

子”，我学会了这一切，我需要把我的怒气发泄

出去……

童年受到精神虐待，是青少年走向犯罪道

路的重要原因，但有的父母却声称自己对孩子

的训斥和侮辱是因为“都是为你好”。事实上，

任何一个家庭或团体，都不会因为训斥和侮辱

而变得更有凝聚力，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因

为训斥和侮辱而感受到温暖与幸福。

我们要学会运用语言的力量去创造生活

的美好，如果你尽情地批评他（她）、否定他

（她），那么他（她）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彻底令你

失望的人。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那就请用最

美好的语言，帮助他（她）成为一个更棒的人。

作序，乃名人大家所为之，我辈既无名又非

家，却受邀为书写序，心里生出惶恐。而此序，又

是给我最敬重的两位老师写，更是惴惴不安，担心

不能胜任，序写不好，影响老前辈著书的完美。

吴承汉、任小蓉两位在万州文学界名望厚

重。承汉先生上世纪 50 年代就成为中国作协重

庆分会首批会员，担任《红领巾》杂志文艺编辑，性

情乐观善良。小蓉女士早已是重庆市作协会员，

一直从事群众文化和文学创作，贤淑勤奋。他俩

一生耕耘于文坛，致力于群众文化，前半生饱受磨

难，历经人生苦旅，后半生在正本清源、国泰邦安

的大好形势之下，如遇春风，结为伉俪。因为“诗

与远方”，夫妻俩互敬互爱，携手前行，把坚定的信

仰植根于生命之中，几十年如一日对文学艺术钟

情酷爱，辛勤创作，硕果累累。此前，吴老师、任老

师各自出版了多部文集，并在全国、全市荣获创作

奖项。他们对文学艺术的一腔痴情及为人为文典

范，曾引领当地一代青年人改变命运。当年承汉

先生主导创办的《新花》《小雨诗报》，主编的诗集

《群鸟飞过》及在当地指导分设的《三岔沟诗报》

《普里河》文学报、《水杉》文学杂志等，成为八九十

年代万县一群“文青”创作成长的文学园地。而吴

老师、任老师安居在沙河的老住宅，也成了众多文

友聚集的沙龙和乐园，文友们像候鸟一般从远方来

此集会，吃小蓉老师做的饭菜成了我们的常事。不

仅如此，二老还自己创作歌曲，常在此乐园里纵情

弹唱，载歌载舞，那是何等的欢乐浪漫。许多文艺

青年功成名就，从这块园地走上事业和人生新的

高度，二老真正做到了润物无声、德泽桑梓。

民间文艺作为文学艺术的重要类别，穿越悠

久历史，孕育于古老土地，传承于乡间庶民，是老

百姓在日出日落的劳作生息中产生的智慧光芒，

是文化发展的母体，是民族兴旺的基石。而当下，

在经济转型，现代传播手段数字化、智能化的时

代，尤其是在农村人口大幅减少，年轻一代大量弃

农入城的社会形态下，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化出现

了传承断代的危险，许多原生态的传说、故事、歌

谣、山歌逐渐消失，农耕文化产物濒临失传。在这

种背景下，吴、任夫妇，两位耄耋老人本着内心对

民间文化的一种至诚、一种责任，走村串户，足迹

踏遍三峡两岸村庄农舍，辛勤搜集，精心整理出三

峡民间故事新编《九头大鹏鸟》，行将出版付印。

其精神远远超越人生的很多价值与意义，这是一

种超越生命的人生境界。

三峡地区历史悠久，人文深厚，民风淳朴，民

间文化源远流长。《九头大鹏鸟》搜集的故事来源

广泛，特色鲜明。故事个个精彩离奇，情节引人入

胜，有独具亮光和醇香浓郁的本土味道。有记忆，

有乡愁，此乃民间艺术的本真。所有篇目总体主题

十分明确，那就是遏恶向善，激浊扬清，扶正祛邪。

颂扬人间美好，爱情甜蜜，敬老怀幼，和谐共生；揭

示祸福有终，善恶果报；教育世人耕读为本，勤俭治

家，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是道

则进，非道则退。用时下的话说，这是在传播正能

量，弘扬主旋律，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九头大鹏鸟》各篇目表现手法亦独具匠心，

功底老道，体现了“新编”特色。民间文艺中的传

说、传唱、传讲、传奏、传打，皆源于民间乡土，历经

数百上千年的民间流传，没有文字、乐谱、符号记

载，均是百姓、艺人口手相传，靠的是记忆。传承

中或拾遗补漏，或加工填缺，或扩伸延展，经无数

民间人氏辗转流传，说不定再传到“讲述第一人”

处，却早已不是自己讲述的那个蓝本了。流传的

过程，其实是一种磨砺和生长，搜集整理的过程，

却是一种创造，一种升华。此书一些篇目经作者

精巧的艺术构思，精美的艺术加工，精致的艺术提

炼，使传说成了历久弥新、饱满、丰腴的艺术佳品，

更富有美学、文学、哲学性了。

明代世人于谦《遣怀》诗中道：“珍重晚来风景

好，黄花老圃殿高秋。”承汉先生已九十高龄，小蓉

女士也年逾七旬，两位前辈如今仍精神矍铄，身体

硬朗，对文学的初心可说是矢志不渝，对世态风云

常怀仁善之心。时光总是一往无前，而两位老者

的行走总是那么的稳健，如闲云之淡然，如野鹤之

超然，如梅兰之怡然。真可谓潜心修著，宠辱不

惊，节操风雅，德厚流光，明德惟馨，笃行致远。其

生命价值的取向远远不是一本故事书，更是一本

完美的人生之书，值得我们去深深地品读。

匆此驻笔，权当是序。

（作者系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万州区
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万州区陈家坝街道党工
委书记）

临下班前，母亲来电告知：“晚上在小舅家里

吃饭。”

家宴？我一听立刻兴趣大增，平时小舅都习惯在餐

厅请客，用餐环境虽说很气派，却总感觉少了点氛围。

小舅特意做了几个拿手菜，满满一桌人。大多是

我小时候见过的，他家以前的老邻居、老朋友等。

小舅举起了酒杯：“今天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30年前的今天，我和秀丽（小舅母）领取了结婚证。那

时因为家境贫穷，连酒席都没摆一桌。在座的都是我

们几十年生活的见证者。我至今还记得，那年我和秀

丽坐船去湖南……”

“哎呀，这故事都讲了多少遍了，大家吃菜吃菜。”

小舅母赶紧打断了他的话题。

小舅要讲的故事，我早已烂熟于心，那是上世纪80

年代末期，为谋生，小舅带着新婚的小舅母乘船去湖南

岳阳一家老乡开的餐厅打工。为节省费用，他们只买

了一张四等舱船票外加一张散席票。船过长江三峡，

广播通知轮船将停靠巫山码头，要游览小三峡的乘客

可在服务台购票。小舅连几毛钱一包的方便面都省着

吃，花20元买门票简直想都不敢想，可他分明记得小

舅母用羡慕的眼神看着其他下船的客人，这个场景一

直在他脑海里回放多次。

“那年月谁家不是那样啊，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嘛，

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天南海北都游过了吗？前几天才从

国外旅游回来呢。”小舅母紧接着补充一句。

小舅因家境贫困，刚上初中就辍学在场镇打零工，

但他头脑灵活，很能吃苦。他和小舅母在餐厅打工期

间，跟着厨师学得一手好厨艺。到90年代中期，他们

利用打工攒下的积蓄，再四处筹借了一些钱，在北方某

高校附近开了一家小餐厅。他们像其他在外从事餐饮

行业的乡亲一样，每晚只能等客人离开后，再将餐厅的

长凳拼接起来，铺上被子当床睡。

到了90年代末期，小舅在场镇中心地段修建了砖

房。外婆在家带小表弟，小舅和舅母继续在外辛勤打

拼。餐厅越开越大，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他们在餐厅附

近另外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

2006年，小舅转让了经营多年的餐厅，回到老家陪

伴年老的外婆。老场镇的房屋因三峡移民拆迁，他在新

修的集镇修了五楼一底的套房，楼顶有花园，还另外装

了一间健身房。小舅和朋友合伙做起了房地产生意，工

作之余经常带着小舅母到世界各国旅游。小舅说，小舅

母陪他吃过很多苦，现在也该好好享受生活了。

2012年，小表弟男大当婚，小舅为他操办了一场隆

重的结婚典礼。

“第二杯，我要感谢在座的亲朋那些年对我一家的

支持和帮助。”说完，小舅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哎呀，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互相拉扯一下应该

的。”说话的是以前小舅家同一院子的刚叔。听母亲

讲，七八十年代，家家户户都吃了上顿愁下顿。刚叔家

的日子也紧巴巴的，但他父亲是民办教师，经济相对宽

裕点，他家只要做点好吃的，就赶紧给外婆家端一碗，

外婆总是留给小舅吃，她说小舅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后来远嫁他乡的几个姨妈回来探亲，也都是在刚叔家

里借宿。

“日子都是先苦后甜呢，你看你们现在的日子多

好。”席间，亲朋好友端起手中的酒杯，一个个感慨万千。

“对嘛，对嘛，过去天天盼过年，如今天天像过年。”

小舅又开始举起酒杯，“这全靠党的政策好啊，你看我

老母亲都90多岁了，当了一辈子农民，没想到现在每

月还能享受国家的补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的

祖国发生了翻天履地的变化，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也越过越甜。来来来，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干一杯！”

干杯！一桌人集体举起酒杯，人人的脸上都红彤

彤的，外婆的脸更是笑成了一朵花。

逆江而上，流水蜿蜒起伏

远离城市的喧嚣，一切都自由了

比如，从一艘轮渡遥望乡愁

乡愁就激流暗涌，和蔼可亲

码头，是乡里乡亲的臂膀

仿佛所有的乡音都在靠拢

哪怕是一句吆喝，都会一不小心的

叫出了乳名，叫出日子的疼痛和喜悦

——瀼渡，瀼渡……

喊一声，再喊一声

一声紧接一声地呼唤，谁又能

打捞沉入江底的记忆

谁又愿意放弃岁月疯长的美丽

小镇繁华，道路无限延伸

梦想四通八达。从这里走出去

眼前是一片绿色的辽阔

从他乡走回来，这里还是一片天地

比如穿过一片橘林，果实饱满

她们低着头的羞怯和甜蜜的汁液

令人放下架子与虚荣，善良返璞归真

又比如，走进一个高村，一个院落

方言就挂满了屋檐，民俗有条不紊浮现

一张八方桌，一盆烤火炉

这个冬天的温暖情不自禁地光亮

——七八十岁的老人了，笑容舒展

满脸的沟壑，瞬间

变得山势平坦，惠风和畅

石林是瀼渡人倔强的骨骼

自信的袒露，日晒雨淋

黢黑的肤色渗出汗水的深度

足以照亮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仙女洞的水会飞，俏皮可爱

让人浮想联翩，总有那些控制不了的手

去抚摸深谷的纯品与温软……

鲸鱼口的吻刻骨铭心，一转身

就是大江大河的爱情，奔流不息

瀼渡，瀼渡……黑夜里第一缕光亮

从电厂出发，从1939到2019

80年的风雨延续，铺天盖地的五谷丰登

一喊，就是四面八方的光明磊落

一望，就是一路春风浩荡

雨游竹海

手抚云窗惊晚雨，临楼观海击秋风。

且今取看年年事，零落如烟转瞬空。

观丹霞飞瀑
白练悬天疑画出，飞珠挽翠错生烟。

女娲彩石分丹处，惊引银河堕此间。

茅台客中题
缨红喜把秋霜染，美酒河边鹭影来。

满捧霞瓯诗半出，回沙醉月梦茅台。

仰十丈洞瀑布
悬崖挂练送飞花，云上清波漾彩霞。

光折流虹抛客远，复还春景已秋华。

穿越泥土的爱与牧歌穿越泥土的爱与牧歌
■李德章

小舅请客
■周成芳

遵义行游
■周志豪

亲切的小镇
■何真宗

一棵被骂死的植物
■陈亦权


